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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汶川地震改变了什么

汶川地震已经十年了。回望气壮山河的抗
震救灾，盘点重建家园的中国力量，可歌可议
的很多很多。本期“议事厅”，我们从几个相对
“小一些”的角度，看看这十年从灾难中学习到
了什么。

有数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为
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实施地震预警对我国具
有重要意义。汶川地震后发生的数万次余震，既
是灾害，但对于科研来说，却也为地震预警研究

提供了全球独有的试验场。从零起步到世界
尖端，中国地震预警只用了十年，让世界刮目
相看。

汶川地震中，涌现出一支不容忽视的救
灾力量——— 超过 130 万人次的志愿者。从汶川
地震到芦山地震，再到九寨沟地震，社会组织
参与应对自然灾害的模式发生很大变迁，取
得很大进步。

灾后心理干预，始于汶川地震，历经数次地

震的大灾锤炼，渐发展成熟，已形成较规范有序
的模式。帮助灾后人们走出阴影的独特经历，同
样也在“塑造”着心理医生群体，一批专业人才在
灾难中成长，对心理治疗的认识更加深刻。

天灾难测，但备灾防灾大有可为。“一个
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 ，会会在在进步中得到补
偿。”相信第 66 期议事厅会让您相信这句话
绝非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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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三军、张海磊、胡旭

“5·12”汶川特大地震
已过去十年。如今，曾经山
河破碎、满目疮痍的地震灾
区，已是充满勃勃生机的崭
新家园，犹如凤凰涅槃，浴
火重生。

一个国家应对重大灾
害的能力，往往是衡量其制
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汶川地震以来，从最初
的抢险救灾，到 3 年的恢复
重建 ，再到灾区的振兴发
展，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
执行力，再次雄辩地证明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让历经磨难的人们感受到
血浓于水的人间真情，见证
了众志成城的“中国力量”。

汶川地震无疑也是我
国应急管理体制变革和发
展的新起点。自那以来，我
国又相继发生玉树地震、芦
山地震、九寨沟地震等重大
自然灾害。在党和政府领导
下，我们夺取了一次又一次
救灾斗争的胜利，也逐步构
建起更加完善的防灾减灾
救灾体系。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比
以往任何时候更有信心、有
能力应对各种灾难。

首先，“生命至上”的应急
救灾理念已深入人心。

“灾难突发，首要的是最
大限度抢救人的生命。”曾参
与汶川地震等灾难救援的四川省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指挥中心主任侯建明说，每一次抢险都是
在与死神赛跑，快速、有序、高效是关键所在。

去年九寨沟发生 7 . 0 级强震，6 万多人身
陷灾区。四川抗震救灾指挥部审时度势，把救人
放在第一位，一手组织“地毯式”搜索被困和失
踪者；一手全力疏散滞留人员，避免新的伤亡。

“21 个小时，1 万多辆车、6 万多人的大转
移，秩序井然，没有人员受伤，没有财物丢失，
这堪称奇迹。”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书
记刘作明说。

一场大灾难之后的生命救援，考验的是政
府的判断力和执行力。参与此次抢险任务的四
川路桥集团工程师詹文说：“指挥部科学判断、
统一调度，现场秩序井然，民众情绪稳定，也没
有出现道路拥塞影响救援的情况。”

其次，专业化救援队伍技术装备更先进。
“有一个 50 多岁的妇女卡在坍塌的楼梯

间，我们 4 个人上去，但手里一样有用的工具
都没有，干着急却没办法。”回忆起十年前参与
汶川地震救灾的一幕，四川青川县消防大队参
谋王锐仍然十分揪心。

如今，王锐所在的队伍已“鸟枪换炮”、今非
昔比。“在去年九寨沟地震抢险救援中，我们带
了一辆多功能抢险救援车，生命探测、破拆、顶
撑等设备一应俱全。”王锐说。

在任何一次重大自然灾害中，生命通道的
抢通、保通、保运都是抢险救援的关键所在。十
年来，四川交通系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以应
急保障体系建设为重点，完善应急预案，突出
科技支撑，在应急救援上实现重大进步。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蒋
劲松，曾在汶川地震后作为突击队成员之一徒步
前往映秀勘察交通受损情况，一路上险象环生。

“去年发生的茂县山体高位垮塌灾害中，我
们很快就通过无人机实现滑坡体 3D 模型构建，
山体裂缝在指挥部的大屏上清晰呈现，为灾情
研判和科学抢险提供了有力支撑。”蒋劲松说。

第三，“拧成一股绳”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
更完善。

震后十年，四川共推动实施了 425 个防灾
减灾项目，规划总投资 157 . 02 亿元。同时，在应
急管理涉及的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
统筹力量方面不断探索，建成了全国第一个省
市县乡四级综合减灾救灾应急指挥体系，在多
次自然灾害应急救援中经受住了实战考验。

今年 4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
部正式挂牌，将原来分散在 13 个部门和单位的
自然灾害类和安全生产类的应急职能进行了
系统整合，构建统一指挥、权责一致、权威高效
的国家应急体系。

应急资源和力量“拧成一股绳”，是我国应
急管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针对
长期以来制约我国巨灾和重特大事故应急救
援能力的结构性问题开出的“药方”。

新时代应急管理体系，从顶层设计上推动
我国应急救援力量走向职业化、综合化和集中
化，将大幅提升我国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
反应速度和效能，提高未来我国应急行动的专
业水准。

汶川十年，见证中国力量。涅槃重生的灾
区，正汇聚升腾起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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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警：从零起步到世界领先

本报记者谢佼

地震能不能预测？时至今日，这仍是世界级
难题。但是，科技实现了另一个方向的减灾避灾
突破：地震预警。从汶川大地震后，我国自主发
展起来的地震预警技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2017 年 8 月 8 日九寨沟 7 级地震发生后，
在汶川，所有电视节目立即中断，屏幕紧急插
播地震预警，比地震波抵达提前了 52 秒；成都
市民众通过手机在地震波到达前 71 秒收到预
警；广元、绵阳、阿坝、甘肃陇南、陕西汉中等 6
市 42 所学校自动同步应急响应，四川科技等
近 20 个政务微博和手机 APP 发出预警。这一
预警成果，让世界同行惊讶。

主导该地震预警技术的王暾博士称，该技
术已通过了四川省科技成果鉴定。目前铺设
5600 个地震预警传感器，覆盖 220 万平方公里，
占我国人口密集多震地区的 90%。地震预警网
内发生地震，可 6 秒响应同步自动预警，在 40
次破坏性地震中无一漏报误报。2015 年 4 月尼
泊尔 8 . 1 级地震后，尼泊尔科技院与我国技术
合作，2016 年 4 月建成启用了尼泊尔地震预警
系统网，收到良好效果。该技术在 2017 年 5 月
墨西哥联合国减灾大会上引起世界强烈反响。

王暾，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地震预警四
川省重点实验室主任。他提醒，地震预报是在
地震未发生时分析是否发生地震，而地震预
警是地震发生后，通过传感器获知地震，利用
电波比地震波快，“抢发”地震警报。两者有本
质不同。预警不是预报，但有研究表明，如果
能在地震发生前 3 秒发出预警，伤亡人数可
减少 14%；提前 10 秒，将减少 39%；提前 20
秒，可减少 63%。

王暾曾获得中国科学院、美国康涅狄格大学
两个博士学位，是奥地利科学院物理博士后。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王暾被大地震的破坏性
震惊，带着自己全部积蓄 50万元人民币，加上好
友、老师凑的 300 万人民币，回国开展地震预警
网络建设。四川大地震后发生的数万次余震，既
是灾害，但在科研上来说，又是为地震预警研究
提供了全球独有的试验场，是得天独厚的科研资
源。在中组部、科技部、四川省、成都市各方面的
通力支持下，该技术从零起步，成功研发。

实施地震预警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在
2017 年以“中国防震减灾对策”为主题的九三
学社中央第十三次科学座谈会上，国家地震局
有关专家称，我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为严重
的国家之一，全球大陆三分之一地震发生在我

国，人员死亡和失踪占全球的二分之一。可以说，
地震灾害是群灾之首。

这一地震预警技术正逐步走向应用。5 月 3
日，德阳全市启动基于该技术的电视地震预警，
一次性扩大服务对象 500 万人口。这是我国第一
个在市级区域启动电视预警，对于全面打通地震
预警“最后一公里”，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突破需要大胆的想象力。王暾在掌握了
地震预警技术的基础上，开始挑战地震预报领域
的科技难题。5 月 7 日，他宣布中国首个面向地
震预报的川滇地下云图网已正式开建，拟用两年
时间在四川、云南建设 2000 个地下云图监测站，
采集破坏性地震的案例和数据，通过分析生成地
下云图，进行浅源破坏性地震的临震预报试验。
这一试验或许将为西南地震高风险地区探索出
防灾减灾的新路径。

从零起步到世界尖端，中国地震预警的十年
跨越路，也得益于国家基础科技的飞速进步，得
益于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得益于国家对人才
的重视，得益于国家实施的“管干分开”“放管服”
政策，得益于国家和社会不断提升的创新意识和
能力。特别是创新发展理念的带动作用明显，我
国科技产业水平整体提升势头已经起来，有助于
各项科技应用“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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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从一拥而上到专业有序

本报记者吴光于

2008年被称为中国的“公益元年”。汶川特大地
震中，涌现出一支不容忽视的救灾力量——— 志愿者。

据不完全统计，震后前 40 天内，有超过 130
万人次的中外志愿者在灾区工作。据共青团四
川省委统计，“5 . 12”抗震救灾中，受灾地区累计
接受志愿者报名 118 万余人，有组织地派遣志
愿者 18 万余人，开展志愿服务 178 万余人次。
他们年龄身份各异，却因共同的作为和精神贡
献，被视为“汶川一代人”。

十年来，各类自然灾害不仅锤炼出各级党委
政府迅速的应急反应能力，也为公益事业和社会
组织的壮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沃土。

从 2008 年汶川地震到 2013 年芦山地震，
再到 2017 年九寨沟地震，社会组织参与应对自
然灾害的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迁和进步。

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主
任张强认为，汶川地震后十年，应急救援的专业
性、精准化，社会力量参与的机制化、规范性，都
较过去有了明显提升。

“在汶川地震期间，来自各处的企业、NGO
与个人志愿者，一起在四川绵竹市遵道镇建立了
‘遵道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在抗震救灾期间开展了
有序、有效的志愿服务，这一工作模式创造了地方

党政和民间组织合作救灾的新模式。
在芦山地震期间，出现了中国救灾史上

第一个党政建立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
心，建立了系统化、窗口化、网格化的灾区社
会管理服务网络。

2017 年九寨沟地震之后，政社、社社合作
实现了生态性的有机融合，开始建立“一中心多
站点”的从后方到前线一体化、层级式协调服务
体系。”张强说。

汶川地震的紧急救援中，各类社会组织
以及志愿者曾如潮水般涌向灾区现场，给灾
区群众带去鼓舞的同时，也暴露出救灾工作
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比如，当时很多志愿者
一腔热情地涌向灾区，一度堵塞了救援道路。

汶川地震后，许多组织开始着力进行相
关力量的培养。包括蓝天救援队在内的民间
救援力量，不仅配备有卫星电话、对讲机等现
代化装备，参与队员也都接受了专业化的救
援技术培训。芦山地震中，民间救援力量无论
是从组织性还是专业性，都有了大幅度提升。

2017 年九寨沟地震之后，民政部第一时间
发布关于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抗震救灾的公告。
协调中心建立统一的信息发布与协调机制，发
挥微博、微信公众号的宣传作用，第一时间向社
会大众公布社会力量救灾信息，同时，经指挥部

授权，通过报备审核发放灾区前线通行证，“一
拥而上、早来早抢”的局面成为过去式。

在成都，诞生于“公益元年”的志愿者群体
感召了无数人投身到志愿服务中。经过十年
的发展，现在已将志愿服务深植于社会的方
方面面。

今年 37 岁的秦坤是成都市金牛区欢行公
益发展中心的创始人。他说，正是 2008 年汶川
地震时的一支党员服务队在他的心中埋下了
公益的种子。2011 年，一次手语推广公益活动
中，秦坤立志通过推广手语，搭建一个有声与
无声世界沟通平台。

近年来，他带领着中心成员策划并实施了
一场场突破传统、时间和空间的全国性手语推
广活动，吸引了全社会对聋哑人群体的关注。
不仅在成都，在上海、重庆、厦门、杭州等各大
城市都出现了手语推广志愿者的身影。

成都市文明办数据显示，目前成都全市
注册志愿者共 208 万余人，占常住人口比例
超过 13%，志愿服务队 2 万余支，吸引了一批
外地志愿服务组织把成都作为活动总部。服
务项目涵盖了救灾抢险、弱势群体关爱、大型
赛会服务、文化文明传播、农村扶贫开发、社
区发展治理、环境保护、社会公益等领域，渗
透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

伤地图”和“资源地图”，地震

给活下来的人带来极大的

内心伤痛，很多时候，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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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激活能让他们感到积极

力量的“资源地图”，调动起

他们的自我修复能力

在帮助受灾群众时，这

段独特的经历也在“塑造”

心理医生们，一批专业人才

在灾难中成长，对心理治疗

的认识更加深刻

本报记者董小红

“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报之以歌”，今年是
汶川大地震十周年。十年间，曾经的废墟上崛
起一座座新家园，经历伤痛的人们逐渐走出阴
影，回归平静的生活。灾后心理干预，始于汶川
地震，历经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等大灾锤炼，渐
发展成熟，已形成较规范有序的模式。

“谢谢陪我走过生命中那段时间，陪伴让我
坚强。”汶川地震过去十年，仍然有接受过心理
干预的学生给当年的心理医生写信，有时候就
是一张不具名的贺卡，说说他们的近况。

地震后，大量心理医生及时进入灾区，进行
灾后心理干预，抚慰受伤的心灵。在帐篷里、在
集中安置点、在医院、在学校，心理医生们给受
灾群众做情绪疏导，陪伴他们一起吃饭、一起救
灾、一起聊天……渐渐地，很多受灾群众晚上能
安心睡觉了，心情慢慢平复下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伤地图”和“资源地
图”，地震给活下来的人带来极大的内心伤痛，很
多时候，心理医生们不急于治疗，而是通过陪伴
让受灾群众自我疗伤，激活能让他们感到积极力
量的“资源地图”，调动起他们的自我修复能力。

汶川震后，应急心理干预探索出一套适应

本土化的模式。比如，震后不少受灾群众很伤
痛，经常暗自流泪，不知道做什么，心理医生们
就组织大家在一起织绣、打麻将等，通过这些当
地特色的团体活动，让大家在一起释放情绪，获
得社会支持，很多人的心情逐渐平复。

同时，震后心理干预还摸索出针对不同时
间段的“技巧”：震后一周主要是陪伴，不能急于
干预和治疗，很多时候就是一起聊天、活动；一
周到一个月之间，需要对不同情况的人群进行
分类，进行初步的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诊
断；一个月之后，需要对重点人群进行专业的创
伤治疗，并依靠社区进行精神康复。

心理干预在灾区铺开，帮助受灾群众积极
开展心理重建，逐渐回归正常生活。抽样调查
显示，汶川地震后四川灾区民众 PTSD(创伤
后应激障碍)患病率大概为 2% — 4%，远低于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
件后 15% 左右的患病率。

汶川震后积累的经验，随后应用到芦山地
震、鲁甸地震中。芦山地震后迅速成立了应急
心理医疗队，因为有了汶川心理干预的经验，
先对所有受灾群众进行拉网式排查，并对重点
人群进行了及时干预，芦山地震后出现严重心
理问题的案例显著减少。

在帮助受灾群众时，这段独特的经历也在“塑
造”心理医生们，一批专业人才在灾难中成长，对
心理治疗的认识更加深刻。

地震前，医院里的临床心理医生们，习惯于
等着病人上门；地震后，医生们开始积极对接受
灾群众的不同“需求”，整合资源主动上门服务。

尽管成效显著，但也应该看到，灾后心理干
预是一场“持久战”，从应急走向常态化，还面临多
重挑战。

美国“9·11”后所做的心理干预计划是 20 年
期，汶川震后心理干预也要在常态化中不断发展
持续，要让更多人意识到心理问题需要寻求帮
忙，不再把心理问题当成“羞耻”。

心理干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医院、
社区和政府共同努力。然而，当前国内社区心理
康复基本处于空白，难以对病人进行有效追踪随
访，无法对患者进行生活化的康复训练，帮助其
恢复社会角色、逐步融入社会。

有关专家也呼吁，灾后心理干预从应急状态
走向常态化，亟待克服治疗管理体系不健全、本
土化专业人才匮乏、群众认识不足等挑战。

十年间，当年的废墟上，崭新家园拔地而起，
灾区面貌焕然一新。对于灾后心理干预来说，十
年并非“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心理干预：从应急状态走向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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